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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可教吗的中国式回答——先秦儒家道德教育的可能
王君露 曾艳婷 魏蜀吴

四川音乐学院，四川成都，610021；
摘要：先秦儒家核心的道德概念当数“仁”和“礼”。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遍布着道德可教的乐观主义。

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效仿道德榜样、环境熏陶和自我修养，人人都可以通往尧舜之路，以“礼”的方式实现

“仁”的道德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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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古希腊时期，美德是否可教这一命题就曾一度

被探讨过。直到今天，这仍然是西方悬而未决的问题。

先秦儒家却持有不同的回应。在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中，

虽没有关于道德可教性的直接说明或讨论，但几千年儒

家传统道德的影响，已经让我们习惯地以为，在中国的

语境之下讨论道德教育的可能，隐含着道德可教的前提。

1先秦儒家核心道德概念

1.1“仁”

在“仁义礼知”等儒家道德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

的当数“仁”和“礼”，其中，“仁”是最核心的。在

《论语》中，“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仁”，

即指爱人。广义的“仁”，则是一切真善美的化身，代

表着最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则，“曰：‘恭、宽、信、

敏、惠’”，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道德品质。

“仁”发轫于家庭，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孔子讲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儒家的“仁”与血缘亲情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自家庭始，

从“爱亲”到“爱众”甚至推广到一切人，把“仁”延

伸到广泛的社会关系中。“仁者，人也”。总之，先秦儒

家把“仁”作为人的本质规定，以血亲情理为基础，从

家庭开始进行道德实践和修养。

1.2“礼”

“礼”是先秦儒家又一核心的道德概念。孔子在“礼

崩乐坏”的时代，期望通过恢复礼制来维持社会秩序的

稳定，认为君子广泛学习经典，必须有“礼”来约束，

才不会离经叛道。所有的行为都要合乎“礼”的要求，

在守礼“礼”、复“礼”中体会“仁”的精神，从行为

层面提升至精神层面。

“仁”和“礼”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孔子铺就的“仁”

的理想下，“礼”是通往“仁”的路径。与西方的博爱

不同，孔子的仁爱是有等差的。达到“仁”，就是要按

照“礼”的规范，践行这种等差之爱。“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孔子将“礼”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

的尺度。“仁”和“礼”是统一的，“仁”是“礼的”

内在基础。“仁，内也”，“礼”则是“仁”的外在表

现，由内心的“仁”支撑。

1.3道德可教的乐观主义

“仁”作为儒家至高的道德理想，并不是遥不可及

或是少数人的专属。孔子讲“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

至矣。”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以及“何意异于

人哉？尧舜与人同尔”。荀子讲“涂之人可以为禹”，

遍布着乐观主义的色彩。先秦儒家肯定式地回答，人不

仅可以实现“仁”，还可以成为像尧、舜一样的道德圣

人。“求则得之”，孟子讲求索即可的“尧、禹者，非

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

者也。”荀子认为像尧和禹这样的人，并不是天生就具

备了圣人的品德，而是通过修养和磨练，才成为道德高

尚的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通过后天的努

力成为像圣人先贤一样的存在。

这种弥漫着的乐观主义，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有关。

虽然儒家内部对于人性的认识各有不同，但是这都为这

种乐观主义的建构提供了理由。通观《论语》，孔子并

没有明确说明人性究竟是善是恶，但正因为人的本性是

相近或相通的，因而才有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的“仁”者的可能，才有了“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忠恕之道的可能。孟子则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性

之善。“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是性善论的

代言人，认为人生来有善端，体现为四心：恻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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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恶之心、恭敬之心与是非之心，扩充四心，就可以得

到“仁义礼知”这些道德品质。与孟子的性善论不同，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善良的行为是后天造就的。但正因

为人性恶，所以人有对达到善的需求，需要“化性起伪”，

从而成为一个具有道德修养的人。而在荀子看来，这同

样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生而同声，长而

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肯定了后天的教育导致了人

和人的差别。“今使涂之人伏学为术，专心一志，思索

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

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可见，通过努力学

习道义和积德行善，人人都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综上，无论人性善恶或相近，先秦儒家的思想中，

无不透露着这种后天塑造道德的乐观主义，这种道德可

教的态度体现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的方方面面。

3广义的教师观

3.1两种教师观

先秦儒家眼中，从广义上讲，任何人都有可能为人

师。从狭义上讲，教师有两类，一类是现实中的教师，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只要自行拿来贽礼，

都能够在门下得到教化；另一类是具有道德和学问的君

子与圣人，教师自身具备着较强的学习能力，“欲为君，

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荀子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些。他认为教师要通晓先王之道，

需得是一个学问精深的君子。

3.2教师的地位

先秦儒家历来尊师重教。孟子讲“善政不如善教之

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甚至把教育

看得重于政治。此外，孟子曾称引古代典籍说：“《书》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

教师的地位得以抬高，与君并举。到了荀子之际，教师

的地位被放在了极高的位置，以致有了“天、地、君、

亲、师”的说法。

可以说，尊师在荀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居于中心

地位。“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今人无

师法则偏险而不正”，认为教师对人的道德成长具有决

定性作用。荀子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治国之本上，成为

“礼”的代言人和守护者，“故上事天，下事地，尊先

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体现着对教师极高的

尊敬，甚至认为，因此教师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法度存亡。

荀子心中，教师塑造人的品行的作用，是全面的和重要

的。因此，荀子的尊师，一度达到了认为教师对于弟子

拥有着绝对权威的地步。“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书

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教师在先秦儒家眼中的地

位可见一斑。

4道德教育的途径

4.1教师言传身教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于先秦儒家来说，

传授典籍中的知识并不是为师最重要的目的，通过言传

身教的方式，来促进学生的道德修养，才是最为重要的。

孔子重视古籍经典的作用。“子以四教：文、行、

忠、信”。为了培养君子与士，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官

学教育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六艺”的儒家经典

教育内容体系。除了口头传授典籍，劝导学生如何做人，

孔子还用自己的外在行为，来教育学生，“吾无隐乎尔。

吾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也常常用引导

的方式来用典籍丰富弟子的知识，用“礼”约束弟子的

言行。颜渊就曾感叹，“夫子循循然善诱，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4.2道德榜样

在教学的过程中，先秦儒家往往寻找道德榜样，也

就是他们所推崇的君子、圣人，以此作为学生可效法的

标杆。这些道德榜样，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古时的先

贤。孔子称赞周朝泰伯的德行，“其可谓至德而已矣”。

孔子也将尧、禹作为道德榜样。孟子更是推崇尧、舜、

禹的大道。“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

另一类是身边的君子。孔子向人称赞颜回，“贤哉

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

改其乐。贤哉回也。”子贱也是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标准，

“君子哉若人”。可见，树立和效仿道德榜样，是先秦

儒家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

4.3环境熏陶

先秦儒家也注意到环境对人道德成长的作用。孔子

讲“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又讲“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

柔，友便佞，损矣”，要实现人的道德成长需要对邻里

和朋友的品性加以选择，从而对自己施加积极的影响。

孟子以牛山之木的生长环境来暗喻人性之善需要好的

环境，荀子也指出后天环境对于道德品质塑造的”“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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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作用，劝诫“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

僻而近中正也。”。

4.4自我修养

修身是儒家重要的道德概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

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又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为本”的说法。先秦儒家格外看重道德主体的自我修养，

要求道德主体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达到“仁”的境界，成

为君子和圣人。子路曾向孔子请教何为君子，孔子答曰：

“修己以敬。”可见，自我修养是通往君子的途径之一。

孔子讲“君子求诸己”，君子的修行是向内的。既

需要每日三省吾身，又需注意“九思”，讲求通过时刻

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来提升自己的道德

修养。孟子也讲究自身的思考努力，“心之官则思，思

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来端正主体自身行为。荀子讲“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

也就是说要认识道，就要使内心专一而安静。

除了重视内省和博学外，先秦儒家也推崇道德实践。

“故君子民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

无所苟而已矣。”君子有言必有行，说话不能随便。孟

子讲“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能否“求放心”在于自

己的探索努力。荀子同样重视君子的道德实践，认为所

学所记都应当在行动中体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

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将“行”视为通

往圣人之路的终点线，“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

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

明也。”

先秦儒家以道德可教的乐观主义影响着我国几千

年来的道德教育，尊师重教的传统一直滋养着后人。在

道德教育的途径上，先秦儒家也比较全面地考虑到了道

德主体内、外部的因素，为解答美德是否重要，美德是

否可教提供了肯定的答案。直到今天，教师的言传身教、

学生的主观努力、环境的熏染、道德榜样的引领，仍然

都是道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跨越几千年的时

光，助力一代又一代人通往尧舜之路，以“礼”的方式

实现“仁”的道德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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